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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萧萧兮易水寒，壮士一去兮
不复还。”距今 2200 多年前，荆轲刺
秦时的一曲《易水歌》让易水名扬天下。

除了武士的使气任侠，这里还有文人
的潇洒不羁，因为此地盛产墨和砚。“一方在
手转乾坤，清风紫毫酒一樽，醉卧黄龙不知返，
举杯当谢易水人。”相传，这首诗是李白看到易
砚产地黄龙岗后有感而作。而今到访易水，为
的就是这方砚台，为的就是重新赋予实用性日
渐消退的这方砚台以艺术生命力的邹洪利、张
淑芬夫妇。“虽然现在很多人不了解砚台，可它
却是我生活中的重要成员。”邹洪利倒上一杯
清茶，在袅袅茶香中又缓缓地吐出一句话，“甚
至可以说，我在砚台雕刻技艺上是贪婪的”。

“贪婪”这个词，让人更想探寻他们与易砚的
缘、他们之间的情。

缘，妙不可言

分歧大的时候会吵得很凶。不
过，艺术家都是固执的，我让着他！

邹洪利自小喜欢写写画画，当时手头用
的就是一方精美的易砚。受父亲熏陶，那时
他的梦想是到美术学院学习雕刻，长大了当
一名艺术家。可事与愿违，高考时 2 分的差
距把他送进了河北省卫生院的大门，毕业后
分配到“吃着商品粮，端着铁饭碗”的易县防
疫站，不久还被提拔为科长。“说实话，日子过
得挺舒服，可心里总觉得空落落的，每到这时
候都会拿出砚台雕上几刀才踏实。”邹洪利啜
一口茶，说起了自己的匆匆那年。

同样出生在易水河畔的张淑芬，同样从
小就对砚台痴迷。1985 年，他们相识了。邹
洪利说，能找到兴趣相投的人不容易，当时觉
得就是她了。

1986年，北京著名古砚收藏家阎家宪请张
淑芬捎几方砚台，她跑遍了县城里所有的大工
厂、小摊点，都没有找到合适的。“我托人找到中
央美术学院的一个教授，让他帮忙设计了一系
列砚台图案，他还送了我一本古砚谱。拿着图
谱，我又回到县里请当地有名的砚雕师傅制作
砚台。阎老看见做好的砚台时，他满意极了。”

可就在这个过程中，因为家里反对，他们分
手了。“后来又是怎么走到一起的？”“还不是因
为这方砚台。”张淑芬大大咧咧，嗓门特亮，“缘
分这个东西真的说不清楚。有一天下雨，拉砚
台的车陷到泥里，正巧他路过，帮忙解了围，砚
台就又做了一回媒，1988年我们结婚了”。

婚后的他们达成共识，既然因砚结缘，就
必须做点跟砚台有关的事儿。于是，邹洪利
扔下了铁饭碗，张淑芬离开了电子配件厂，两
口子开起了生产易砚的手工小作坊。

凭
着二人的艺
术功底，他们把小作坊经营得
有声有色。1992年，又接手了县
里的工艺美术总厂，有了“易水”
的牌子。可问题又来了，用毛笔
的人在变少，用毛笔的人中使用
砚台磨墨的少之又少，砚文化怎
么继续？“实用性淡化，就提高艺
术性、欣赏性、收藏性。”夫妇俩又
一次达成共识，也默契地分了工：
男主内，负责设计、雕刻；女主外，
跑展会、推广砚文化。

“砚台艺术水平的高低，从选
石料开始就决定了。所以，要想
把自己的灵感在石料上淋漓尽致
地表现出来，必须听得懂它‘说’
的话才行。”主内的邹洪利说，他
经常会在一堆砚石料当中摸摸这
个、瞅瞅那个，再跟它们“聊聊
天”，等到真正下刀雕刻的时候早
就成竹在胸了，所有激情和灵感
都会聚集在刀尖，做出完美的作
品只是水到渠成的事情了。

主内的邹洪利培养着与石
头的感情，主外的张淑芬则忙着
请中央美术学院、清华美术学院
的专家教授在造型上指点迷津，
请砚雕大师到县里授课、让易砚
这一民间传统工艺多点现代气
息，方寸之间得以继续研展着千
年文脉。

“一起做砚台这么多年，就
没有吵过架、拌过嘴？”

“当然有，分歧大的时候还
会吵得很凶。不过，艺术家都是
固执的，我让着他！”快人快语的
张淑芬看着丈夫，大声地笑着，
眼神中有欣赏。

韵，独辟蹊径

整整一个星期我
都没怎么吃饭，激动得
感觉不到饿。

“历史上前前后后有 300 多种砚台，有文
字记载的在100种左右，至今仍然还能生产的
大概有 90 种。”关键是个砚痴，也是中华砚文
化发展联合会的志愿者。他说，要想在众多砚
台中挑出易水砚并不难，只要看它综合性的雕
刻技法和创新性的雕饰造型就可以了。

的确，综合性的雕刻技法和创新性的雕饰
造型就是那根将易水砚点石成金的“神仙棒”，
也让从小就爱写写画画的邹洪利有了用武之
地。他带着徒弟们一起研究，把雕饰造型从古砚
单一的小花小草、雕龙刻凤发展为山水风光、英
雄人物、花鸟虫鱼、瓜果蔬菜等几十个系列、上百

个
品 种、

数 千 款
造 型 。 他

改 单 一 技 法
为综合运用阳雕、

阴雕、透雕等多种技法，
让古砚更加灵动。

邹洪利把茶杯放到
一边，拿起一方砚台轻
轻地摆在面前。它随石
料形状雕刻而成，并不
规整，其上的松竹梅花
纹或凹或凸，层层叠叠
地占据了整个砚台一半
以上的面积，与印象中
的古砚差别极大。“以前
都是磨成长方形的石
料，然后在侧面用浅浮
雕走线的方法做出简单
图案，再留出很大的砚
池，方便使用。那时候，
一天能做 3个这样的砚
台，现在，3 天也做不了
一个改进后的砚台，艺
术价值大大提高了。”

有 了 雕 刻 技 法 和
雕饰造型的创新成功，
他们夫妇俩的琢磨劲
儿又上来了——易水
有别的地方没有的巨
型砚料，可以将易水砚

“浑朴大气、坚润厚重”
的特点“放大再放大”，
何不试试？这一场试
砚的结果是试出了让
易水砚声名大振的巨
砚，第一方成品是以纪
念香港回归为主题的

《归砚》，至今还收藏于
人民大会堂。

今年 41 岁的李小
丰从 1992 年就跟着邹
洪利、张淑芬做砚台，
一跟就是 23 年，直到
现在他都能回忆起当
初 做《归 砚》的 画 面 。

“师父师娘设计好了图
案，叫上几个徒弟跟着

一起做。可一看砚料我就傻了眼，拿着工具
不知道从哪儿下刀。大砚料不比小砚料，一
旦雕坏了整个石头就废了。师父就带着我们
摸索着做，先弄出个大概的模样，再细雕。最
长时间我们 2 天 2 夜没合眼，就住在车间，和
师父一起琢磨，用了三四年才雕好。”李小丰
搓搓手上雕刻砚台时留下的灰，在工作服上
抹抹，憨憨地笑了，“做的时候真没想到能进
人民大会堂”。

巨砚做的时候难，运输起来更难。“当知
道要把《归砚》送到人民大会堂时，整整一个星
期我都没怎么吃饭，激动得感觉不到饿。”张淑

芬还记得那是 1997 年 6 月 19
日，又是吊车，又是枕木，后来
还借来了油压车，终于把《归
砚》安放到位。从大会堂走出
来天已经黑了，她才觉得饿，
又买不到饭，就让徒弟买了一
箱冰棍，坐在大会堂门口的台
阶上一口气吃了三根。

《归砚》成功了，随后又有
了许多颇具代表性的巨砚：
2000年，一方重30多吨的《中
华巨龙砚》被中华世纪坛收藏；
2013 年，长 16 米、宽 4.4 米、

高 1.6 米、重 110 吨的《归缘》巨
砚被放置在第九届中国国际园林博

览会河北展园⋯⋯
独辟蹊径，易水砚的韵味更浓。

路，宽广无边

只要有人真心爱砚台，砚文化
就能传承下去。

近来，邹洪利一有空就会在工作室铺开纸
张、练练毛笔字，而他写得最多的就是“路”
字。“未来还得琢磨，传承了千年的砚文化不能
断在我们这辈手里，得让路越走越宽不是？”

其实，他们的路宽广无边。
干了十几年出版、如今改行做古砚拍卖

的郭兵是邹洪利、张淑芬的老朋友，每次都会
带来新点子。“上次到易县我问他们还要创新
不 、还 想 再 闯 闯 不 ，他 们 说‘ 当 然 ，这 还 用
问’。既然有这股劲头，我就跟他们商量可以
试着做有艺术感的小型实用砚台，把当地的
荆轲塔、清西陵等景点融在里面，也可以把磨
盘柿子等特产刻在上面；也可以试着用机器
雕刻出个大概模样，然后技师再在需要的地
方细雕，就又是一批不同味道的砚台。”郭兵
说，夫妇俩已经制作出了一批成品，他这次来
就是帮着参谋参谋还有什么地方需要改进。

当然，除了郭兵，邹洪利和张淑芬的朋友
圈里还有古砚收藏家阎家宪、书画家温寒石、
书画家陆德怀等一众大家。今年已经 82 岁
的阎家宪还是会经常到易县来，每次来都要
住上两三天，跟夫妇俩研究研究荷叶砚、抄手
砚、三足砚等砚台新的器形，琢磨琢磨怎么继
续提高易水砚的工艺水平。邹洪利两口子也
打算等自己筹建的中华砚文化博览城开张
后，把全国对砚文化感兴趣的学者、艺术家、
砚雕大师都吸引过来，大家一起为砚文化的
传承出力。

更重要的是，邹洪利和张淑芬的技艺有
了传承人，其中既有跟随他们多年的徒弟，也
有他们的女儿邹天然和儿子邹浩智。

女儿的个性像妈妈，活泼。大学毕业、准
备报考文化贸易专业研究生的邹天然对砚文
化的兴趣越来越浓厚，她会上网学习一些法国
大师的绘画作品，然后再加上自己的设计，给
爸爸妈妈提供雕饰画册；她也会利用假期做些
小东西，销路一直不错；她还会把身边对砚文
化感兴趣的同学叫到爸爸妈妈的工作室，让他
们看看砚台是怎么生产出来的。说到这件事，
爸爸邹洪利直说女儿还小、需要磨练，妈妈张
淑芬则笑得合不拢嘴：“我女儿在砚台设计方
面一直很有悟性，这点随她爸，初中时设计的
一双鞋还得了一等奖。虽然我干这行业很多
年了，但有些图案画得还不如我女儿，她画出
来的牡丹、兰花那叫一个逼真。”儿子的性格像
爸爸，内敛。刚上大一的邹浩智选择了文化管
理专业，也算是对口。虽然不像姐姐能直接参
与设计，但只要一放假，就会来帮爸爸妈妈的
忙，时间长了，心里也有了砚台的位置。

“徒弟也好，孩子也罢，只要有人爱砚台，
真心想学怎么做砚台，我这手艺就能传承下
去，砚文化就能传承下去。”邹洪利有点动情。

“伉俪怀高志，卓然国士风。相偕耕砚
田，比翼奋云程。”的确，他们与砚文化紧密相
依的路宽广无边。

他的书法作品曾多次随神舟飞船
上天，成为中国书法史上的一段佳话；
他不嗜烟，不嗜酒，专嗜茶，被誉为“中
国写茶第一人”,他就是田伯平——

“书法家、艺术家，这都是大家对我的
称呼，我只是一名书法工作者，能为自
己热爱的书法事业尽一份自己的微薄
之力，足矣！”

田伯平祖籍河北保定，1958 年出
生在雄县一个贫穷的小乡村里。由于
父母工作忙碌，常常转战南北，三岁时
被外祖父、外祖母接到北京一起生活。

外祖父田普亭，曾是隐蔽战线的
老革命，同时也是颇具盛名的书画家
和教育家，更是田伯平艺术道路上那
盏指引方向的明灯。

七岁时，田伯平开始拿起毛笔，练
字时“一个方桌，上面的灯安着一个滑
轮，可以上下伸缩，一到晚上，我就听
见灯往下拉的声音，吱儿的一声，成为
条件反射，就知道又要开始写字了，大
约写到 9 点，再把这个灯，吱儿，送上
去，每天坚持写上 50 多个字，而且一
定要认真”。

田伯平每天写50个字的纪录从未
中断过。记得一年冬天的晚上，北风呼
啸，天寒地冻，屋子里冷得伸不出手
来。外祖母对田伯平说：“你外祖父今
天晚上有应酬，要半夜 11 点左右才能
回家。今天太冷你就别写字了，早点儿
睡觉吧。”于是，田伯平就偷了一次懒，
早早儿睡了。谁知当晚，外祖父不到11
点回家了，进门第一件事儿就是向外祖
母要外孙写的字。外祖母说：“今天伯
平不舒服，我没让他写。”

外祖父立刻严肃地说：“把伯平叫
起来。”硬让他在寒冷的冬夜把“作业”
补完。

“那天晚上，我是含着眼泪把棉袄
的扣系上的，我穿衣服的时候，听见外
祖父在外面把灯拉低的声音，心里特别
不是滋味儿。心想我怎么生活在这样
的家庭呢？睡觉都不能踏实。”田伯平
说，“但今天我感谢我的外祖父，没有外
祖父的严厉就没有我的今天，是他严要
求严管理，让我戒骄戒躁，让我懂得了
什么叫坚持”。

“每临大事有静气。”田伯平铭记着
外祖父的箴言，“外祖父用写字磨炼了
我的性情，增强了我的意志和胆量，每
临大事有静气，决战之前不慌张，那种
心情和状态，能让你沉稳下来”。

也正是这种静气，让田伯平在书
法上有了他的独特韵味。1978 年，北
京市举办了一次职工书法大赛，田伯
平以一幅“鸿皓游天”笔力遒劲的行书
折桂摘金。也正是这次书法大赛，改
变了他的命运。

次年 9 月，田伯平调入北京广播
电视局，任《北京广播电视报》美术编
辑。“美是相通的。”田伯平把这个平台
当做自己扩大视野，贯通美学的契机，
他开始潜心于书法艺术的学习与研
究。他在巩固行书的基础上，又由行
入草，对黄庭坚、张旭、怀素诸家草书
悉心钻研，由入帖到出帖，边学习，边
创作，逐步形成了飘逸隽秀，天然淳雅
的艺术风格。

2001 年，43 岁的田伯平以 96 分
第一名的成绩，竞聘为北京书法家协
会秘书长。“一定要不辱使命，发扬光
大书法美学。”

怀着这种信念和情怀，他创立了
北京书法学校。2004 年，北京书协与
北京市委党校化工分院联合进行高等
书法专业教育，开设了中国书法专业
本科班，近千名学子因此获益。“书法
专业教授的不仅仅只是书法，还有我
们的传统文化、历史及做人。”田伯平
说，“只有人正，你的笔才正。希望未
来北京的书坛、中国的书坛，不仅书法

‘火’烧得很旺，书坛人也一身正气，人
如字，字如人”。

“在北京，大学我几乎都走遍了。”
基本上，他每个月都要讲好几次课，报
酬不多，却乐此不疲：“我的目的就是
传播书法文化，让古老的书法文化世
世代代传承下去。”

制砚大师邹洪利

、张淑芬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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邹洪利夫妇二人创办的河北易水砚有限公

司，现在是我国砚界惟一的国家级文化产业示

范基地。 翟天雪摄

书法家田伯平：

人正

笔才正
□ 建 友

长沙地铁建设正热火朝天地进行。地铁修建一般有盾构掘进、铺

轨、焊轨等工序。无论哪道工序，工作面不是钢筋交错就是泥泞油污，行

走困难、环境艰苦。他们在黑暗、污泥和浑水中的辛勤劳作，将给城市带

来愈加通畅的明天。

地下尖兵

每临大事有静气，决战

之前不慌张，那种心情和状

态，能让你沉稳下来

地铁工人中少见女性，女行车司机在这里别具

风采。

工人在施工现场紧螺丝。
盾构掘进后的管片安装是项大工程，吊装设备的工人要足够专心、

细心，才能不出差错。

盾构掘进的工作面温度高达三十八九摄氏度以上，

上下左右都是泥浆，工人大都光着膀子干活，非常辛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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